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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 容 简 介

作者吴沃尧(1866—1910),近代小说家。又名宝震,字

小台,号茧人,后改趼人。广东南海佛山镇人,故自称我佛

山人。曾在上海江南制造机械局任编译。1897 年办《消闲

报》,接着又办《采风报》、《寓言报》等。1903 年开始为梁启

超在日本创办的《新小说》创刊号写小说,先后发表《九命奇

冤》、《痛史》、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等。在不到 10 年时间

内,创作内容涉及讲史、公案、言情、家庭、社会、历史等多个

方面,成就突出,有“小说巨子”之称,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

家之一。

《二十年目睹之现状》为其代表作。该小说从主人公

“九死一生”奔父丧开始,到其经商失败止,通过 20 年来的

见闻和遭遇,广泛揭露了晚清社会种种黑暗丑恶的现象,具

有反帝反封建倾向。反映的生活面较广,官场、商场、洋场、

医卜、星相、三教九流,包罗了当时的政治、道德、世态人情。

作品描写生动,揭露尖刻。表现了作者对当时腐败政治的

愤慨,表达了改良社会、国富民强的愿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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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回  楔   子

上海地方为商贾�集之区,中外杂处,人烟稠密,轮舶往

来,百货输转。加以苏扬各地之烟花,亦都图上海富商大贾之

多,一时买棹而来,环聚于四马路一带,高张艳帜,炫异争奇。

那上等的,自有那一班王孙公子去问津;那下等的,也有那些

逐臭之夫,垂涎着要尝鼎一脔。于是乎把六十年前的一片芦

苇滩头,变做了中国第一个热闹的所在。

唉 ! 繁华到极,便容易沦于虚浮。久而久之,凡在上海来

来往往的人,开口便讲应酬,闭口也讲应酬。人生世上,这“应

酬”两个字,本来是免不了的;争奈这些人所讲的应酬,与平常

的应酬不同,所讲的不是嫖经,便是赌局,花天酒地,闹个不

休,车水马龙,日无暇晷。还有那些本是手头空乏的,虽是空

着心儿,也要充作大老官模样,去逐队嬉游,好像除了征逐之

外,别无正事似的。所以那“空心大老官”,居然成为上海的土

产物。这还是小事。还有许多骗局、拐局、赌局,一切希奇古

怪,梦想不到的事,都在上海出现,于是乎又把六十年前民风

淳朴的地方,变了个轻浮险诈的逋逃薮。

这些闲话也不必提,内中单表一个少年人物。这少年也

未详其为何省何府人氏,亦不详其姓名,到了上海,居住了十

余年。从前也跟着一班浮荡子弟,逐队嬉游。过了十余年之

后,少年的渐渐变做中年了,阅历也多了,并且他在那嬉游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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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,狠狠的遇过几次阴险奸恶的谋害,几乎把性命都送断了。

他方才悟到上海不是好地方,嬉游不是正事业,一朝改了前

非,回避从前那些交游惟恐不迭,一心要离了上海,别寻安身

之处,只是一时没有机会,只得闭门韬晦。自家起了一个别

号,叫做“死里逃生”,以志自家的悼痛。

一日,这死里逃生在家里坐得闷了,想往外散步消遣。又

恐怕在热闹地方,遇见那征逐朋友,思量不如往城里去逛逛,

倒还清净些。遂信步走到邑庙豫园,游玩一番,然后出城。正

走到瓮城时,忽见一个汉子,衣衫褴褛,气宇轩昂,站在那里,

手中拿着一本册子,册子上插着一枝标,围了多少人在旁边观

看。那汉子虽是昂然拿着册子站着,却是不发一言。死里逃

生分开众人,走上一步,向汉子问道:“这本书是卖的么 ? 可容

借我一看 ?”那汉子道:“这书要卖也可以,要不卖也可以。”死

里逃生道:“此话怎讲 ?”汉子道:“要卖便要卖一万两银子。”死

里逃生道:“不卖呢 ?”那汉子道:“遇了知音的,就一文不要,双

手奉送与他。”死里逃生听了,觉得诧异,说道:“究竟是甚么

书,可容一看 ?”那汉子道:“这书比那《太上感应篇》、《文昌阴

骘文》、《观音菩萨救苦经》,还好得多呢 !”说着,递书过来。

死里逃生接过来看时,只见书面上粘着一个窄窄的签条

儿,上面写着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”。翻开第一页看时,却是

一个手抄的本子,篇首署着“九死一生笔记”六个字。不觉心

中动了一动,想道:“我的别号,已是过于奇怪,不过有所感触,

借此自表。不料还有人用这个名字,我与他可谓不谋而合

了。”想罢,看了几条,又胡乱翻过两页,不觉心中有所感动,颜

色变了一变。那汉子看见,便拱手道:“先生看了必有所领会,

一定是个知音。这本书是我一个知己朋友做的,他如今有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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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别处去了。临行时亲手将这本书托我,叫我代觅一个知音

的人,付托与他,请他传扬出去。我看先生看了两页,脸上便

现了感动的颜色,一定是我这敝友的知音。我就把这本书奉

送,请先生设法代他传扬出去,比着世上那印送善书的功德还

大呢 !”说罢,深深一揖,扬长而去。一时围看的人,都一哄而

散了。

死里逃生深为诧异,惘惘的袖了这本册子。回到家中打

开了,从头至尾细细看去,只见里面所叙的事,千奇百怪,看得

又惊又怕。看得他身上冷一阵热一阵,冷时便浑身发抖,热时

便汗流浃背,不住的面红耳赤,意往神驰,身上不知怎样才好。

掩了册子,慢慢的想其中滋味:从前我只道上海的地方不好,

据此看来,竟是天地虽宽,几无容足之地了 ! 但不知道九死一

生是何等样人,可惜未曾向那汉子问个明白,否则也好去结识

结识他,同他做个朋友,朝夕谈谈,还不知要长多少见识呢 !

思前想后,不觉又感触起来,不知此茫茫大地,何处方可

容身 ? 一阵的心如死灰,便生了个谢绝人世的念头。只是这

本册子,受了那汉子之托,要代他传播,当要想个法子,不负所

托才好;纵使我自己办不到,也要转托别人,方是个道理。眼

见得上海所交的一班朋友,是没有可靠的了,自家要代他付

印,却又无力。想来想去,忽然想着横滨《新小说》销行极广,

何不将这册子寄到新小说社,请他另辟一门,附刊上去,岂不

是代他传播了么 ? 想定了主意,就将这本册子的记载,改做了

小说体裁,剖作若干回,加了些评语,写一封信,另外将册子封

好,写着“寄日本横滨市山下町百六十番新小说社”。走到虹

口蓬路日本邮便局,买了邮税票粘上,交代明白,翻身就走。

一直走到深山穷谷之中,绝无人烟之地,与木石居,与鹿豕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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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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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回  
守常经不使疏逾戚

睹怪状几疑贼是官

新小说社记者接到了死里逃生的手书及九死一生的笔

记,展开看了一遍,不忍埋没了他,就将他逐期刊布出来。阅

者须知:自此以后之文,便是九死一生的手笔与及死里逃生的

批评了。

我是好好的一个人,生平并未遭过大风波、大险阻,又没

有人出十万两银子的赏格来捉我,何以将自己好好的姓名来

隐了,另外叫个甚么“九死一生”呢 ? 只因我出来应世的二十

年中,回头想来,所遇见的只有三种东西:第一种是蛇虫鼠蚁,

第二种是豺狼虎豹,第三种是魑魅魍魉。二十年之久,在此中

过来,未曾被第一种所蚀,未曾被第二种所啖,未曾被第三种

所攫,居然被我都避了过去,还不算是九死一生么 ! 所以我这

个名字,也是我自家的纪念。

记得我十五岁那年,我父亲从杭州商号里寄信回来,说是

身上有病,叫我到杭州去。我母亲见我年纪小,不肯放心叫我

出门,我的心中是急的了不得。迨后又连接了三封信,说病重

了,我就在我母亲跟前再四央求,一定要到杭州去看看父亲。

我母亲也是记挂着,然而究竟放心不下。忽然想起一个人来。

这个人姓尤,表字云岫,本是我父亲在家时最知己的朋友,我

父亲很帮过他忙的,想着托他伴我出门,一定是千稳万当。于

是叫我亲身去拜访云岫,请他到家当面商量。承他盛情,一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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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允了。收拾好行李,别过了母亲,上了轮船,先到上海。那

时还没有内河小火轮呢,就趁了航船,足足走了三天,方到杭

州。

两人一路问到我父亲的店里,那知我父亲已经先一个时

辰咽了气了。一场痛苦,自不必言。那时店中有一位当手,姓

张,表字鼎臣。他待我哭过一场,然后拉我到一间房内,问我

道:“你父亲已是没了,你胸中有甚么主意呢 ?”我说:“世伯,我

是小孩子,没有主意的。况且遭了这场大事,方寸已乱了,如

何还有主意呢 ?”张道:“同你来的那位尤公,是世好么 ?”我说:

“是,我父亲同他是相好。”张道:“如今你父亲是没了,这件后

事,我一个人担负不起,总要有个人商量方好。你年纪又轻,

那姓尤的,我恐怕他靠不住。”我说:“世伯何以知道他靠不住

呢 ?”张道:“我虽不懂得风鉴,却是阅历多了,有点看得出来。

你想还有甚么人可靠的呢 ?”我说:“有一位家伯,他在南京候

补,可以打个电报请他来一趟。”张摇头道:“不妙,不妙 ! 你父

亲在时最怕他,他来了就罗唣的了不得。虽是你们骨肉至亲,

我却不敢与他共事。”我心中此时暗暗打主意,这张鼎臣虽是

父亲的相好,究竟我从前未曾见过他,未知他平日为人如何。

想来伯父总是自己人,岂有办大事不请自家人,反靠外人之

理。想罢,便道:“请世伯一定打个电报给家伯罢。”张道:“既

如此,我就照办就是了。然而有一句话,不能不对你说明白:

你父亲临终时交代我说,如果你赶不来,抑或你母亲不放心,

不叫你来,便叫我将后事料理停当,搬他回去,并不曾提到你

伯父呢。”我说:“此时只怕是我父亲病中偶然忘了,故未说起,

也未可知。”张叹了一口气,便起身出来了。

到了晚间,我在灵床旁边守着。夜深人静的时候,那尤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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岫走来,悄悄问道:“今日张鼎臣同你说些甚么 ?”我说:“并未

说甚么,他问我讨主意,我说没有主意。”尤顿足道:“你叫他同

我商量呀 ! 他是个素不相识的人,你父亲没了,又没有见着

面,说着一句半句话儿,知道他靠得住不呢,好歹我来监督着

他。以后他再问你,你必要叫他同我商量。”说着去了。

过了两日,大殓过后,我在父亲房内,找出一个小小皮箱。

打开看时,里面有百十来块洋钱,想来这是自家零用,不在店

帐内的。母亲在家寒苦,何不先将这笔钱,先寄回去母亲使用

呢 ? 而且家中也要设灵挂孝,在在都是要用钱的。想罢,便出

来与云岫商量。云岫道:“正该如此。这里信局不便,你交给

我,等我同你带到上海,托人带回去罢,上海来往人多呢。”我

问道:“应该寄多少呢 ?”尤道:“自然是愈多愈好呀。”我入房点

了一点,统共一百三十二元,便拿出来交给他。他即日就动身

到上海,与我寄银子去了。可是这一去,他便在上海耽搁住,

再也不回杭州。

又过了十多天,我的伯父来了,哭了一场。我上前见过,

他便叫带来的底下人,取出烟具吸鸦片烟。张鼎臣又拉我到

他房里问道:“你父亲是没了,这一家店,想来也不能再开了,

若把一切货物盘顶与别人,连收回各种帐目,除去此次开销,

大约还有万金之谱。可要告诉你伯父吗 ?”我说:“自然要告诉

的,难道好瞒伯父吗 ?”张又叹口气,走了出来,同我伯父说些

闲话。

那时我因为刻讣帖的人来了,就同那刻字人说话。我伯

父看见了,便立起来问道:“这讣帖底稿是那个起的呢 ?”我说

道:“就是侄儿起的。”我的伯父拿起来一看,对着张鼎臣说道:

“这才是吾家千里驹呢 ! 这讣闻居然是大大方方的,期、功、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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麻,一点也没有弄错。”鼎臣看着我,笑了一笑,并不回言。伯

父又指着讣帖当中一句,问我道:“你父亲今年四十五岁,自然

应该作‘享寿四十五岁’,为甚你却写做‘春秋四十五岁’呢 ?”

我说道:“四十五岁,只怕不便写作‘享寿’。有人用的是‘享

年’两个字,侄儿想去,年是说不着享的,若说那‘得年’、‘存

年’,这又是长辈出面的口气。侄儿从前看见古时的墓志碑

铭,多有用‘春秋’两个字的,所以借来用用,倒觉得拢统些,又

大方。”伯父回过脸来,对鼎臣道:“这小小年纪,难得他这等留

心呢。”说着又躺下去吃烟。鼎臣便说起盘店的话。我伯父把

烟枪一丢,说道:“着,着 ! 盘出些现银来,交给我代他带回去,

好歹在家乡也可以创个事业呀。”商量停当,次日张鼎臣便将

这话传将出来,就有人来问。一面张罗开吊。

过了一个多月,事情都停妥了,便扶了灵柩先到上海。只

有张鼎臣因为盘店的事,未曾结算清楚,还留在杭州,约定在

上海等他。我们到了上海,住在长发栈,寻着了云岫。等了几

天,鼎臣来了,把帐目、银钱都交代出来,总共有八千两银子,

还有十条十两重的赤金。我一总接过来,交与伯父。伯父收

过了,谢了鼎臣一百两银子。过了两天,鼎臣去了。临去时,

执着我的手,嘱咐我回去好好的守制读礼,一切事情,不可轻

易信人。我唯唯的应了。此时我急着要回去,争奈伯父说在

上海有事,今天有人请吃酒,明天有人请看戏,连云岫也同在

一处,足足耽搁了四个月。到了年底,方才扶着灵柩,趁了轮

船回家乡去,即时择日安葬。过了残冬,新年初四五日,我伯

父便动身回南京去了。

我母子二人,在家中过了半年。原来我母亲将银子一齐

都交给伯父带到上海,存放在妥当钱庄里生息去了,我一向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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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。到了此时,我母亲方才告诉我,叫我写信去支取利息。写

了好几封信,却只没有回音。我又问起托云岫寄回来的钱,原

来一文也未曾接到。此事怪我不好,回来时未曾先问个明白,

如今过了半年,方才说起,大是误事。急急走去寻着云岫,问

他缘故。他涨红了脸说道:“那时我一到上海,就交给信局寄

来的,不信,还有信局收条为凭呢。”说罢,就在帐箱里、护书里

乱翻一阵,却翻不出来。又对我说道:“怎么你去年回来时不

查一查呢 ? 只怕是你母亲收到了用完了,忘记了罢。”我道:

“家母年纪又不很大,那里会善忘到这么着。”云岫道:“那么我

不晓得了。这件事幸而碰着我,如果碰到别人,还要骂你撒赖

呢 !”我想想这件事本来没有凭据,不便多说,只得回来告诉了

母亲,把这事搁起。我母亲道:“别的事情且不必说,只是此刻

没有钱用。你父亲剩下的五千银子,都叫你伯父带到上海去

了,屡次写信去取利钱,却连回信也没有。我想你已经出过一

回门,今年又长了一岁了,好歹你亲自到南京走一遭,取了存

折,支了利钱寄回来。你在外面,也觑个机会谋个事,终不能

一辈子在家里坐着吃呀。”

我听了母亲的话,便凑了些盘缠,附了轮船,先到了上海。

入栈歇了一天,拟坐了长江轮船往南京去。这个轮船叫做元

和,当下晚上一点钟开行,次日到了江阴,夜来又过了镇江。

一路上在舱外看江景山景,看的倦了,在镇江开行之后,我见

天阴月黑,没有甚么好看,便回到房里去睡觉。睡到半夜时,

忽然隔壁房内人声鼎沸起来,把我闹醒了。急忙出来看时,只

见围了一大堆人,在那里吵。内中有一个广东人,在那里指手

画脚说话。我便走上一步,请问甚事。他说这房里的搭客,偷

了他的东西。我看那房里时,却有三副铺盖。我又问:“是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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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偷东西呢 ?”广东人指着一个道:“就是他 !”我看那人时,

身上穿的是湖色熟罗长衫,铁线纱夹马褂,生得圆圆的一团白

面,唇上还留着两撇八字胡子,鼻上戴着一副玳瑁边墨晶眼

镜。我心中暗想:这等人如何会偷东西,莫非错疑了人么 ?

心中正这么想着,一时船上买办来了,帐房的人也到了。

那买办问那广东人道:“捉贼捉赃呀,你捉着赃没有呢 ?”那广

东人道:“赃是没有,然而我知道一定是他。纵使不见他亲手

偷的,他也是个贼伙,我只问他要东西。”买办道:“这又奇了,

有甚么凭据呢 ?”此时那个人嘴里打着湖南话,在那里“王八崽

子”的乱骂。我细看他的行李,除了衣箱之外,还有一个大帽

盒,都粘着“江苏即补县正堂”的封条,板壁上挂着一个帖袋,

插着一个紫花印的文书壳子。还有两个人,都穿的是蓝布长

衫,像是个底下人光景。我想:这明明是个官场中人,如何会

做贼呢 ? 这广东人太胡闹了。

只听那广东人又对众人说道:“我不说明白,你们众人一

定说我错疑了人了,且等我说出来,大众听听呀。我父子两人

同来,我住的房舱是在外面,房门口对着江面的。我们已经睡

了,忽听得我儿子叫了一声有贼。我一咕噜爬起来看时,两件

熟罗长衫没了,衣箱面上摆的一个小闹钟也不见了,衣箱的锁

也几乎撬开了。我便追出来,转个弯要进里面,便见这个人在

当路站着。”买办抢着说道:“当路站着,如何便可说他做贼

呢 ?”广东人道:“他不做贼,他在那里代做贼的望风呢 !”买办

道:“晚上睡不着,出去望望也是常事,怎么便说他望风 ?”广东

人冷笑道:“出去望望,我也知道是常事,但是今夜天阴月黑,

已经是看不见东西的了,他为甚还戴着墨晶眼镜 ? 试问他看

得见甚么东西 ? 这不是明明在那里装模做样么 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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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听到这里,暗想这广东人好机警,他若做了侦探,一定

是好的。只见那广东人又对那人说道:“说着了你没有 ? 好

了,还我东西便罢。不然,就让我在你房里搜一搜。”那人怒

道:“我是奉了上海道的公事,到南京见制台的。房里多是要

紧文书物件,你敢乱动么 !”广东人回过头来对买办道:“得罪

了客人,是我的事,与你无干。”又走上一步对那人道:“你让我

搜么 ?”那人大怒,回头叫两个底下人道:“你们怎么都同木头

一样,还不给我撵这王八蛋出去 !”那两个人便来推那广东人,

那里推得他动,却被他又走上一步,把那人一推推了进去。广

东人弯下腰来去搜东西。此时看的人,都代那广东人捏着一

把汗,万一搜不出赃证来,他是个官,不知要怎么样办呢。只

见那广东人,伸手在他床底下一搜,拉出一个网篮来,七横八

竖的放着十七八杆鸦片烟枪,八九枝铜水烟筒。众人一见,一

齐乱嚷起来。这个说:“那一枝烟筒是我的。”那个说:“那根烟

枪是我的。今日害我吞了半天的烟泡呢。”又有一个说道:“那

一双新鞋是我的。”一霎时都认了去。细看时,我所用的一枝

烟筒也在里面,也不曾留心,不知几时偷去了。此时那人却是

目瞪口呆,一言不发。当下买办便沉下脸来,叫茶房来把他看

管着,要了他的钥匙,开他的衣箱检搜。只见里面单的夹的,

男女衣服不少。还有两枝银水烟筒,一个金豆蔻盒,这是上海

倌人用的东西,一定是赃物无疑。

搜了半天,却不见那广东人的东西。广东人便喝着问道:

“我的长衫放在那里了 ?”那人到了此时,真是无可奈何,便说

道:“你的东西不是我偷的。”广东人伸出手来,狠狠的打了他

一个巴掌道:“我只问你要 !”那人没法,便道:“你要东西跟我

来。”此时茶房已经将他双手反绑了,众人就跟着他去。只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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